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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生孩子是个系统工程  
（ 1）  

二十八岁这年，顾小影突然想要个孩子了。  

真的很突然—就是某天早晨一觉醒来，她突然觉得，在自己热闹

得趋于聒噪的生命里，只缺一个孩子。  

那是夏天的早晨，时针静静指向八点半，顾小影站在阳台上往外

看，只见天气晴朗，鸟语花香。不远处的草坪上有老爷爷、老奶奶在

陪孩子们玩耍，宿舍区外的马路上有上班族行色匆匆、摩肩接踵……

这些，都是她喜欢的热闹。  

然而，又分明很寂寞。  

到这时，她那本来任职于省委办公厅秘书处的丈夫管桐，已经在

距省城四百公里外的蒲荫县挂职了一年多的副县长。当初走的时候说

这个挂职期限也不过就是两年，两年后有人会被留在当地继续提拔，

有人会平调回原单位……那么现在掰着指头算算，还有不到一年就要

熬到头。  

可是，看看管桐那副敬业的劲头以及从来不服输的秉性，顾小影

都不知道，期满之后，他真的会回来吗？他甘心回来吗？  

站在阳台上回头看，不过六十平米的两居室内虽塞满了家具，但

仍然显得空荡荡的。  

这一年多里，顾小影就自己守着这么一间缺少男主人的房子，简

单规律地过日子：作为一名大学教师，她本来也不需要每天去上班，

所以绝大多数时间还是在家里看看书、备备课、写写论文，一边复习

考博一边写点小说换点零花钱……  

也不是不寂寞的：昔日的好友大多都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周一

到周五能够出来碰面的机会少之又少，即便到了周末，好多人也有自

己的安排，所以指望和朋友们常聚会也不现实；父母都在距此城五百

多公里的 F 城工作、生活，距离退休还有五六年；公公婆婆则在距此

城三百多公里远的 R 城务农，无论儿子和儿媳妇怎么动员，就是不来

G 城这个省会城市生活，理由是 “又没有孩子，我们去了也没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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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如在乡下种点地赚点钱 ”……啊……孩子……又说回到这个话题

了，顾小影真是有苦难言。  

其实，就在不久前，顾小影还坚定地认为二十八岁是个很年轻的

年纪：在大城市里，二十八岁还不结婚的女人比比皆是，结了婚不生

孩子也再正常不过。而且她又不是不想要孩子，只是想再过几年二人

世界而已，可是为什么大家要天天在她耳朵边上絮叨—从 “女人年龄

大了生孩子不好 ”之类的生理卫生知识，到 “等你年龄大了带孩子会比

较辛苦 ”之类的家政服务常识，就差跟她宣讲 “三从四德 ”了！而且最

可怕的是，一辈子受传统观念束缚的公公婆婆天天打电话想要给她洗

脑也就罢了，偏偏她那受过高等教育的爸妈如今也行动起来，隔三差

五对她进行各种形式的说服教育，啊—她要疯了啦！  

熟悉顾小影的人都知道，能把她逼疯的人，那得具备多么强悍的

功力啊—顾小影，八十年代生人，自省艺术学院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

性格优点是活泼开朗，缺点是太活泼太开朗；模样嘛，还行，一米六

五左右的身高，不胖不瘦，略微有点娃娃脸（这一点倒是和管桐有点

相似，所以他俩看上去很有点 “夫妻相 ”）；也算会打扮，只要不张口

说话、不和学生们互扔粉笔头，只是安静地站在那里，任谁都会觉得

这是个气质高贵的淑女；人缘好，善良，足够热情，也没有架子，和

男生在一起时大大咧咧，和女生在一起时腻腻歪歪，在学生中口碑不

错；脑筋转速很快，比较贫，有点话痨，心很宽，所有不开心的事情

睡一觉就忘得七零八落……这样的一个人，从里到外，哪点不够顽

强？  

可是，就是如此顽强的一个人也马上就要被折磨疯了：刚开始的

时候，顾小影还算是有借口、有理由暂时不生孩子—因为结婚第一年

曾经意外流产过，所以她总归可以拿 “身体和精神上的损伤都需要复

原 ”为理由，躲避了一阵子父母公婆的集体追杀。可一眨眼一年多过

去了，按理说她向来强壮如牛的身体与乐观如猪的精神也都恢复得差

不多了，尤其是上个月她还远赴蒲荫，与管桐一起庆祝了结婚两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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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日。换言之，现在已经是他们婚后第三年的头上，她怎么就能依

然沉得住气呢？  

对此，顾妈想不通，顾爸想不通，管桐爹想不通，管桐娘也想不

通……反正，除了小两口自己以及顾小影的那帮坚持 “人生苦短、及

时行乐 ”的 “狐朋狗友 ”们，包括两边的亲戚、好心的同事、充满爱心

的邻居大姐等在内的热心人士都开始着急了！冥冥中，一个充满活力、

充满斗志的说服教育团正在逐渐形成并日益壮大起来！  

上帝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她顾小影最怕听到的一句话是：

还不打算要孩子吗？年龄也不小啦！  

比 “最怕 ”更怕听到的一句话是：有消息了吗？  

呜呜呜……有消息了吗……每当抬头看见提问者那好心而热情的

面孔，外加充满期待的眼神，她顾小影就会觉得这世界真是让人崩溃

啊崩溃！  

不过，人是会变的。  

比如现在，上午九点，顾小影站在阳台上看孩子玩耍看不够，终

究还是换上一条棉布裙子，拿了本书下楼去到不远处的小花园。她随

便找处石凳坐下，把书搁在一边，饶有兴趣地看着不远处的两个男宝

宝和一个女宝宝玩耍。宝宝们都是两三岁的样子，其中女宝宝明显比

男宝宝还要调皮，她一边监督男宝宝们挖沙坑，一边晃着一个大约是

已经喝完了的空矿泉水瓶。晃了几下感觉很是无聊，便趁一个男宝宝

不注意，“啪 ”的一下子打在了他的后脑勺上！于是 “哇 ”的一声，男宝

宝号啕大哭！  

看孩子的爷爷奶奶们似乎到这时才发现就在自己聊天的工夫居

然就有如此暴力的事件发生，急忙打断话题冲上前去。女宝宝的爷爷

十分不好意思地对男宝宝的奶奶赔礼道歉，男宝宝的奶奶大概觉得自

己的孙子作为一个男孩子却如此懦弱很没有面子，可是心里又心疼自

家孙子，所以一边说 “没关系 ”一边抱着孙子使劲哄，还允诺说中午要

给孙子买一个 “里面夹鸡肉的大面包 ”（据顾小影分析应该是指 K 家或

M 家的汉堡包）……现场顿时一片混乱，顾小影看得乐不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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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这也是她第一次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如果真的有个小孩子

叫自己 “妈妈 ”，给自己添乱却也添了很多乐趣的话，似乎，也不错。 

可是，仔细想想，这事情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众所周知，生孩子，那是个系统工程。且不说之前要搞 “希望工

程 ”、 “封山育林 ”，中间还要不辞辛苦、勤加劳作……单说最本质的

环节：这生孩子总得由夫妻二人齐心协力、同心同德、携手完成吧？

可她顾小影的男人远在四百公里之外，一个月能见上一面就不错，她

又不是蜗牛，也不能自体繁殖啊！  

想到这里，顾小影就很郁闷。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  

正发呆的时候电话响，听音乐就知道是 “闺蜜 ”许莘。  

顾小影接起电话问：“许编辑，一日之计在于晨，你不好好上班，

给我打什么电话？ ”  

“小苍蝇！ ”许莘的声音都颤抖了，完全难以按捺此时此刻激动的

心情， “小苍蝇！我告诉你哦，我要发达啦！ ”  

“发达？ ”顾小影抬头看看，天空很蓝，没有 UFO 的痕迹， “外星

人要来接你回去？ ”  

“呸，你才是外星人，”许莘就差手舞足蹈，“我发钱啦，哇哇哇我

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我请你吃饭啊！ ”  

“等等，等等，说清楚，”顾小影一听见 “钱 ”这个字就眼珠子发亮，

恢复了一贯的精气神儿追着问， “你一个少儿出版社的能赚多少钱？

你给我如实交代，要真是拿了很多钱，可别指望请我吃顿饭就打发掉

我！ ”  

“嘿嘿，我不告诉你，”许莘乐得眼睛都眯起来了，“反正我手头联

系着几个目前很 ‘牛 ’的儿童文学作家，他们写那书不管加印多少册都

还是不够卖！哈哈哈我好激动，我现在看见银行里的工作人员都恨不

得亲一口！我要买房！我要买车！我要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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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你先买个男人吧，”顾小影幸灾乐祸，“每当我被我妈逼着

生孩子的时候，只要一想到还在被逼着结婚的你，我就觉得这世界无

比美好……”  

“不要男人！男人有什么用，又不遮风又不挡雨，”许莘大手一挥，

嘴巴快要咧到耳朵根， “你周末陪我去看房子啊，我听说有个楼盘有

四十平米小户型，层高五米六，可以自己隔成复式房，那就等于八十

平米的房子只要四十多万就能买到。 ”  

“四十平米四十多万！还 ‘只要 ’？ ”顾小影尖叫，“许莘你个暴发户！

你到底赚了多少钱啊？我去年买的那套三十三万的二手房还贷款十

八万呢！五年之内我每个月要还银行三千三！ ”  

“三千三对你来说还不是小菜？ ”许莘不以为意，“你多写点小说不

就有了？ ”  

“你说得容易啊，我还有科研论文要写呢，还要备课呢，我一年

都写不完一本小说！你这才编一本书，还不用写，就能买四十万的复

式房， ”顾小影无比悲愤， “我强烈鄙视你们这种坐在金字塔顶端的

人！ ”  

“谁说是顶端了？我这才是真真正正的辛苦钱！你没看见我全国

各地跑签售、做宣传的时候有多辛苦，几个月都没享受过双休日， ”

许莘叹口气，安慰顾小影， “再说我也是沾社里的光嘛，我们社去年

码洋两个多亿，像我这样的小蜜蜂多劳多得喽。 ”  

“还小蜜蜂呢，”顾小影翻白眼，“也没见你少吃少喝少堕落。按我

说你一个女人买什么房子啊，来住我新买的那套二手房就行。少给点

钱意思意思就好了，不给钱也可以。 ”  

许莘纳闷：“新买的二手房……你不是说要搬过去住，然后把现在

这套留给你公婆住？ ”  

“我公婆不肯来，”顾小影说起这个就头疼，“他们说要来就是来给

我们带孩子的，不然还不如在家种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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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高尚……”许莘感叹， “你说他们好不容易把儿子培养出来了，

难得儿媳妇还愿意接他们到城里住，他们怎么就不愿意出来过几天舒

服日子呢？ ”  

“所以我打算把那房子租给管桐的一个同事，再象征性地收点钱，

还不到我每月房贷的三分之一，”顾小影叹气，“我发现我就不是个赚

钱的命，其实这个地段三室一厅的租金收一个月两千甚至两千五都没

问题。 ”  

“我觉得你这样也没错，再怎么说你老公是政府官员，如果为了

赚钱随便把房子租给别人，万一租给不可靠的人，将来出点什么事，

你老公就甭干了。 ”  

“所以我才说你来住我的房子就好，新房子让男人买嘛。 ”顾小影

盛情邀请，竭力游说。  

“懒得跟你多说话，”许莘撂一句话收线，“周末等我传唤，我来接

你。 ”  

顾小影只来得及使劲翻了翻白眼。  

放好手机再回头的时候，草坪上刚才还在哭闹的宝宝们早已愉快

地再度合作起来：一个男宝宝把沙子挖到一个小桶里，另一个男宝宝

负责把桶里的沙子搬到不远处的一棵小树下，而女宝宝负责把沙子重

新堆成一个小土堆……顾小影真是忍不住从心底赞叹孩子们的才华，

这是多么合理的流水线啊！  

她看着看着就忍不住站起来走到女宝宝旁边，蹲下，指着土堆问

宝宝： “这是什么？ ”  

女宝宝抬头仔细看看她的脸，一本正经地回答： “家，这是蚂蚁

的家。 ”  

说完这句话，女宝宝歪一下脑袋，看着顾小影的眼睛，看了好久，

突然喊： “阿姨！ ”  

顾小影心花怒放，马上甜甜地答一句： “哎……”  

没等说话，运沙子的男宝宝跑过来，站在女宝宝旁边，也看着顾

小影，大声叫： “阿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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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乖……”顾小影心里真是瞬间就开了一万朵花，只恨自己的笑容

为什么不能再甜一点。她一边伸手摸摸男宝宝的脸，一边看着男宝宝

笑， “好聪明，你几岁了？ ”  

“三岁半了。 ”这个男宝宝没等说完，另一个男宝宝又冲上来，大

喝一声： “阿姨，我三岁了！ ”  

顾小影看看顷刻间围在自己身边的三个聪明伶俐的宝宝，觉得真

是开心得不能再开心了！她恨不得能长四只手，一下子把三个宝宝圈

在自己怀里。她也纳闷：以前自己没有这么喜欢孩子啊！也没这么招

孩子们喜欢啊！通常两三岁的孩子会黏顾爸顾妈但不会黏她，她还一

直觉得自己没有小孩子缘呢！  

难道，当她想要个孩子的时候，全身上下的磁场会发生变化？  

结果晚上接到管桐电话的时候，顾小影就问了这个问题： “哎，

老公，你说我现在是不是头顶着圣母的光环？为什么小孩子们都开始

喜欢我了？ ”  

“圣母？ ”晚上十点多，管县长在办公室加班，本来有点犯困，结

果听到这句话就笑醒了一半，“老婆，你对咱儿子的要求也太高了。”  

“女儿，”顾小影纠正，“要把能生女儿的信念，牢牢种植于你的内

心深处。 ”  

“为什么儿子就不行？ ”管桐很纳闷。  

“儿子是赔钱货呀！嫁出去的儿子泼出去的水，有了媳妇忘了

娘……前人的智慧啊，你没听说？ ”顾小影说完了才转转眼珠，“管桐

你是不是特别想要个儿子啊？ ”  

“都行，都行， ”管桐一边低头看办公桌上第二天要用的讲话稿一

边敷衍， “社会进步了，男女都一样。 ”  

“是吗？ ”顾小影似笑非笑， “那万一是个儿子，你爸妈得多高兴

啊！ ”  

“他们也无所谓，男女都一样。 ”管桐翻翻办公桌上的笔筒，找到

一支铅笔，拿过来边看稿子边勾勾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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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不信，”顾小影很不屑，“你说的话没几句可信的，你对你爸妈

可能还没有我了解，我保证他俩盼的是个孙子。 ”  

“嗯，我觉得按他们现在这个状态，可能已经顾不上是孙子还是

孙女了，”管桐边看稿子边说，“应该是只要有个孩子，他们就知足了。”  

“真的啊？ ”顾小影高兴了， “那要不，老公，咱们生孩子吧！ ”  

“什么？ ”听到这话的同时，管桐手一顿，尖尖的铅笔头一下子戳

到桌子上，“咔嚓 ”就断了，他把铅笔扔在一边，好像没听清似的又问

一遍顾小影， “你说什么？ ”  

“生孩子吧，老公，我觉得我现在特别喜欢孩子，特别想要个孩

子， ”顾小影满脸幻想的陶醉， “一个软乎乎的小孩子，你抱在手里，

比抱只小猫小狗的感觉好多了。 ”  

“可是，你一个人在那边，我还有接近一年才能挂职结束， ”管桐

觉得真为难，隔着电话线又看不清楚他老婆是突发奇想还是来真的，

“你怀孕了，一个人也不方便啊……”  

他不敢往下说了，一年前的惨痛经历他记忆犹新—那时候，他刚

刚来蒲荫，正是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时候。他很久没有回家，只恨不得

把所有时间都砸在熟悉工作上面。所以，他不知道自己的老婆怀孕了，

不知道她妊娠反应得厉害，不知道那时完全没有做好准备的她内心有

多么彷徨无助，不知道当那个孩子意外失去的时候她心里是多么难过。

偏偏当时又恰逢蒲荫发生特大交通事故，他忙着处理善后工作，连她

的电话都来不及接……后来过了很久，每当他设身处地地想起当时的

情景时，他都不得不承认，以一个女人的角度来讲，当她失去了一个

孩子，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时，她最需要的，的确是她的丈夫！而设若

她打了整整一晚电话都联系不到她的丈夫时，那样的绝望，该是怎样

的噬骨穿心？  

结婚两年余，管桐扪心自问，他的生活里除了挂职、出差，就是

彻夜加班。他在家陪媳妇的时间满打满算连半年都不到，他常常觉得

愧对她，可是他除了说 “老婆你辛苦了 ”、“老婆对不起 ”，别的什么都

不会说，也没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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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那边，顾小影大概也想到了这些，于是也一同沉默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管桐听到顾小影说： “可是，我还是想要个孩

子。 ”  

管桐叹口气。  

静谧的夜里，他没有说话，她也没有说话，隔着一条电话线，他

们在看不见彼此的空间里感受对方的呼吸。  

管桐不知道，其实顾小影很想问他：管桐，人生那么短，你忙事

业，忙前途，你几时才能回头看看自己的这个小家？  

都说奋斗是为了有资格享受生活，享受生活是为了更好的奋

斗……可是管桐，你只奋斗，不享受，你忙得连个孩子都要不起，你

累不累？  

（ 2）  

刚和管桐讨论完生孩子的话题，第二天下午，顾小影就接到了公

公管利明的电话。  

说到管利明，真有点一言难尽……反正这么说吧：给管家当了两

年多的儿媳妇，顾小影最喜欢婆婆谢家蓉，虽然她不识字吧，但温和，

脾气好，也不多话；最愁的就是公公管利明，他虽然人不错，对她顾

小影也算蛮好，早年外出打工还见过点世面，但可怕就可怕在他总觉

得自己见过的是大大的世面、走过的桥比小两口加起来走过的路都多，

所以凡事总喜欢指指点点，一旦遭到否定就会暴跳如雷、絮絮叨叨，

这让习惯了 “有理说理，没理退散 ”的顾小影很是郁闷。  

这次又是这样，顾小影一接起来就听见管利明的声音：“小影啊，

我听管桐说你们还没把贷款还上？实在不行让你妈去打工，赚点钱贴

补贴补你们吧。 ”  

顾小影当时还在系办公室排着新学期的课时表，听到这话吓了一

跳，赶紧从一堆老师中退出来，躲到楼梯拐角处问一遍： “爸爸，你

说什么？ ”  

“我说村里开了个皮包加工厂，你妈要去接点活计来做，给你们

贴补贴补，”管利明忧心忡忡，“我听管桐说你们贷款了十八万？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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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啊！那是多大一笔钱啊！我们庄户人活到这么大岁数都没见过十八

万！你说你们得哪辈子才能还完啊！ ”  

管利明一连串地叹气，顾小影觉得莫名其妙—不就是十八万吗？

又不是一百八十万！人家许莘那个暴发户都要买每平米一万多的复式

房了，自己才贷款十八万，至于让管桐他爹愁成这个样子吗？  

管利明见顾小影不说话，大声问：“你说我说得对不对啊，小影？

我早就跟管桐说过，你们现在那个房子小归小，我们老两口，加你俩，

再加个孩子，住起来也足够了。你说你们还买什么房子啊？买就买吧，

还买那么大的，听说有三间房？你们住得了吗？管桐还说得弄间专门

放书的屋，你说那书放哪儿不行啊？放箱子里、地上、架子上，实在

放不开就摞墙根里，还用单独弄间屋啊？你们小年轻啊，太不会过日

子了啊……”  

“爸爸，爸爸，你听我说两句， ”顾小影一跟管利明说话就头大，

只好努力按捺自己不耐烦的情绪，讲事实说道理， “爸爸，管桐一年

有五万多的薪水，我一年也有四万多，加上我还有稿费，其实我们就

算吃吃喝喝，最多三四年也能还清贷款。我们之所以贷五年期，就是

不想让自己活得那么累……”  

“哎呀现在的年轻人怎么都这么不能吃苦！ ”管利明很生气，后果

很严重， “我们一辈子都种地，打工，给人家扛砖，也没觉得累！你

妈怀着管桐的时候，到生孩子那天还在地里干活，也没觉得累！你们

这才干了多少活儿，天天坐在家里都能赚钱，还怕累？ ”  

顾小影真快绷不住了： “爸爸，不是只有体力劳动才叫劳动，脑

力劳动也同样很辛苦的。我们这么辛苦赚点钱，再不抓紧消费一下，

享受享受，都累死了又不能把钱带进棺材里。 ”  

多年的战斗经验告诉顾小影，和管利明说话，忍气吞声也是不中

用的，反正最后都得听他吵、絮叨、数落，那就抓紧时间把自己想说

的说了，说一点是一点，省得憋死自己—尽管她也知道，她说不说都

没用，因为管利明这人忒倔，只认自己的那套理论，别人说的压根听

不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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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管利明就怒了： “享受什么享受，你们才多大啊！我都这么

大岁数了也没享受过！ ”  

“爸爸，我们买房子就是为了让你们来享受享受城里的生活啊， ”

顾小影真快被他噎断气了，只好努力克制着说， “城里可方便了。你

们上次来的时间短，觉不出来，等多住段时间就知道了，要不怎么那

么多人都想当城里人呢，还是因为舒服啊！爸爸，你和妈妈劳苦功高，

把管桐培养出来了，还不赶快出来过两天好日子？早熟悉一下城市生

活，将来带孩子不也方便吗？ ”  

顾小影知道最管用的就是提 “孩子 ”这个话题，因为只有提到这个

话题的时候管利明虽然焦急，但会很愉悦。  

果然听到这句话管利明就欣慰了，语气也软和了很多： “你们打

算要小孩子了啊？好啊，得抓紧点啊！管桐都三十六了，再不要孩子

都来不及了。 ”  

顾小影翻个白眼，心想有这么埋汰自家儿子的吗？什么叫 “来不

及了 ”？嘴上倒是笑呵呵的：“爸爸，管桐才比我大五岁半，其实严格

讲起来他今年才三十三岁半！ ”  

“在农村就是虚两岁！ ”管利明其实也很火大，觉得跟这个儿媳妇

也很不好交流，他也纳闷，当初见面的时候觉得这孩子挺听话的，怎

么越过日子越发现说不到一块去呢？  

顾小影终于不吭气了，她忍不住又想起了管桐曾经说过的那句话：

我们这么努力才走出来，让自己的后代可以在城市里受更好的教育、

看更大的世界，为什么还要用农村的标准要求自己？  

第一次听这句话的时候，顾小影承认，她很震撼。她从小在蜜罐

里泡大，没有尝过生活的艰辛，想象不到一个农村孩子跳出农门的过

程有多艰苦。可现在她知道了，哪怕她再震撼于管桐奋斗过程的艰难，

也甭指望管利明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松动—因为这么多年来，他已经

习惯了用农村的思维考虑问题，他牢牢扎根在土地上，淳朴却也固执。 

听见顾小影没动静了，管利明也终于消了点气，口气和缓了一些，

问： “你们中秋节怎么安排的？国庆节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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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结婚后一直都是两家人一起过中秋节，所以顾小影想当然地

答： “爸爸你们过来过节吧，还可以一起看看新买的房子。 ”  

不提房子还好，一提房子，管利明又开始为 “十八万 ”发愁：“算了，

我们不去了，你妈晕车那么厉害，去一次死一次，不去了！我看你们

也别回来了，一次来回也得五百块钱呢，省点钱早还贷款吧！ ”  

顾小影真是无奈了，只好解释： “十八万我们真的能还上啊爸

爸……”  

管利明不理顾小影，还是自说自话： “我看你国庆节也别回你爸

妈那里了，你们那里更远啊，回去一趟五百还不够吧？也省省吧。 ”  

顾小影一听这话就又炸了：这叫什么话啊！你不想念你儿子，我

还想念我爸妈呢！我爸妈还想念我呢！我又不花你的钱，你凭什么管

我啊？！  

磨牙，磨牙，继续磨牙……一直磨到管利明终于放下了电话，顾

小影恨不得仰天长啸：疯啦！疯啦！！要疯啦！！！  

因为出离愤怒，顾小影觉得自己的脑袋都在冒火，急需找人发泄

一下心中的怨气！在走廊里逡巡了几个来回，终于遇到了自动送上门

的五好青年、永恒的炮灰男江岳阳同志—江岳阳是管桐的师弟，也算

是帅哥一枚，本科毕业后到艺术学院工作，本来是研究生部的专职辅

导员，去年提拔到校团委当上了团委副书记。这天下午他本来是路过

教学楼，因内急而专程进来上洗手间的，结果就那么倒霉，刚从洗手

间出来就撞上了正在走廊里喷火的顾小影。  

江岳阳还不知道自己马上就要被 “喷 ”的既定命运，还一边甩着手

上的水一边笑呵呵地打招呼：“顾小影，你在男厕所门口转悠什么？ ”  

“别找事儿，烦着呢！ ”顾小影斜眼看看江岳阳，没好气。  

“咦？ ”江岳阳很好奇， “谁惹你了？ ”  

“管桐他爹。 ”顾小影不耐烦。  

“你公公又怎么得罪你了？ ”  

“他管闲事儿，”顾小影想起来就忍不住磨牙，“他说我们贷款十八

万是笔天文数字，他愁得夜不能寐。让我为了省钱，早日还贷，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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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就不要回家看我爸妈了。哎你说我看我爸妈关他什么事儿啊？又不

花他的钱！ ”  

“你跟他说你回家不花钱不就结了，”江岳阳不以为然，“你就说你

爸妈太想你，把回家的车票都买好寄来了，看他怎么说。嘁，多大点

事儿啊！ ”  

顾小影一愣，顷刻间火气灭了一半，过会儿才上下打量着江岳阳

说： “对哦，我怎么没想到……江老师，你这两年很有长进嘛！ ”  

“呵呵，主要是因为我妈刚给我打过电话，”江岳阳叹口气，“我妈

说我要是再不回家看看她，她就给我寄两张回家的往返车票。她说她

就不信了，都报销差旅费了我还能不回去。其实我哪是不回去啊，我

这不是暑假带学生们去支教了吗？我也没想到支教完了紧接着就去

参加团省委的培训，我这个暑假算是泡汤了。 ”  

“你可以说你终日奔波在相亲路上，”顾小影一肚子馊主意，“你爸

妈肯定支持你！ ”  

“哎哎哎，我不结婚碍着你们什么了？怎么一个个都跟催命似的，

好像不结婚就是怪物一样，”江岳阳很不满意，“顾小影你没事回家生

孩子去，别搁这儿添乱！ ”  

“哇呀呀呀呀！”顾小影张牙舞爪地死命挠了江岳阳几下，“最讨厌

人家说这个话题！ ”  

“所以才说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 ”江岳阳一边抵挡顾小影的进

攻一边说， “晚上我请你吃饭吧。 ”  

“咦，你会那么好心？ ”顾小影很奇怪， “捡钱了？ ”  

“我有那么抠门吗？ ”江岳阳瞥顾小影一眼， “我是看你闲得无聊，

所以表示一下人道主义的同情。 ”  

“我才不闲，我晚上要去段斐师姐家看果果， ”顾小影想到两岁的

果果就兴高采烈， “哦对了，忘记告诉你了是吧，师姐把她在理工大

学的那间宿舍装修后搬回去了，她爸妈也来了，帮她看孩子呢。 ”  

“她还是一个人？ ”江岳阳和段斐的前夫孟旭住在同一栋楼上，又

都是艺术学院的老师，所以对他们离婚的始末了解不少，知道当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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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就是在那套房子里将自己的丈夫和第三者 “捉奸在床 ”的，所以后来

离婚后她宁愿住在表妹许莘家，也不愿回自己的房子里住。  

江岳阳想了想，又补充一句：“其实孟旭和那个第三者也分开了。”  

“那是必然的，”顾小影恨恨的，“那姑娘本来就是为了考孟旭的研

究生才和他在一起的，就是长得漂亮点嘛，居然就能滚到床上去。人

家现在考上名校研究生了，老早奔赴大都市开始新的人生，孟旭不被

踢了才怪。 ”  

“不打算复婚？ ”江岳阳想到了很久没见的小果果，总觉得有点心

酸， “孩子长大的过程中，如果没有爸爸在身边，其实并不好。 ”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似乎微微叹了口气。顾小影抬头看看他，笑一

笑道： “还是随缘吧，总会越来越好的，对不对？ ”  

江岳阳点点头，顾小影扭头往窗外看出去：郁郁葱葱的夏天，一

切都生机勃勃，可是为什么，她心里，始终有隐隐的担忧？  

顾小影心里担忧着的那一个，其实就是段斐。  

自离婚以后，段斐的状态……怎么说呢，看上去是十分好：仍然

笑容可亲，忙工作的时候也不失干练爽利，裙裾飘飞，打扮一天比一

天摩登—或者可以说，离婚后的段斐甚至比她当年在艺术学院念书或

大学毕业刚去理工大学工作的时候还要漂亮、年轻、时尚！  

可是，知情人看在心里，却愈加心疼。这分明就是一种刻意的强

调，似乎是要用某种显而易见的不在乎，来强调某些快乐的存在，来

努力昭示一些未曾消逝的青春—你明知道，卸去这些光鲜亮丽的伪装

之后，一道道的伤口，仍然没有愈合。  

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愈合呢……那毕竟是一场曾打算托付一辈子的

婚姻，是一夜之间就生生弄丢了的婚姻，是果果的爸爸从此再不会陪

她长大。  

看着这样的段斐，顾小影心里着急，却又不能表现出来，偶尔和

许莘通电话，两人隔着电话线长吁短叹，都觉得这个问题比想象中更

加棘手。  

离婚后不久，段斐就开始一场又一场地相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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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间，她总是兴高采烈地奔赴陌生的约会，再带着淡然的表

情回来。她告诉顾小影和许莘，我们只有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在战略

上藐视敌人，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顾小影和许莘忧心忡忡，她们很想说其实爱情不是战争，没有谁

胜谁负，可是这话她们说不出口，便只能焦急又忐忑地耗着。  

到这时她们已经知道了，有时候，有些事，仿若雷区，不能碰触。  

哪怕是善意的，也不可以。  

就在这种情况下，有一天，果果突然生病了。  

开始的时候不过是有点发低烧、厌食，段斐用物理方法给果果降

温，可是没有什么明显效果，到晚上的时候觉得不对劲，一掀衣服，

果然看见大大小小红色斑疹，没过多久就变成了透明的小水疱。  

要是换在平时，段斐即便记不清自己长水痘时的样子，但触类旁

通地想想，应该就能想到这是水痘。可当时深更半夜的，一个独身的

女人带着个孩子，想保持冷静也很难。  

段斐急得乱转，冲过去就拍许莘的房门，带着哭腔喊： “莘莘，

莘莘，醒醒，果果生病了！ ”  

许莘睡得颠三倒四的，被段斐拍醒，吓得一个挺身从床上坐起来，

待听清段斐说的是什么之后，拖鞋都没顾得上穿，抓起一件睡衣就往

段斐屋里跑。沿途撞到了沙发角、衣柜边，连疼都顾不上，几乎是扑

到果果的小床前，灯光下，眼见着果果全身长满了清亮得似乎随时都

会爆裂开的小水疱，周围还笼着浅红色的晕。果果一边扭动身体一边

哭，手不自觉地就往身上抓，段斐急忙固定住她的手，怕她抓破了水

疱感染。  

许莘急得满头汗，问段斐： “这是什么？ ”  

段斐哭得泪眼朦胧，早就没有了主意： “我不知道，我从来没见

过。 ”  

许莘努力吸口气，站起身交代段斐： “姐，你抱上果果，我去楼

下发动车子，咱们这就去医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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